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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翰《異聞集》的編選輯存與唐代小說的經典化 ∗ 

康韻梅 ∗∗ 

（收稿日期：109 年 1 月 22 日；接受刊登日期：109 年 4 月 24 日） 

提要 

本文針對中國第一部小說選集陳翰《異聞集》的編選和輯存，作一探討，嘗試抉發其

所具有的唐代小說經典化意義。依據目前輯存情形釐清《異聞集》的篇目，得知所選多為

精品，復多見於現代的唐代小說選本，形成兩次結集經典化之間的呼應。又全書分類、注

釋、改易等編選特色，亦具唐代小說經典化的意涵。此外，宋代藉由類書輯存《異聞集》

影響明人對唐代小說的編選，並擴及至說話、戲曲對唐代小說的演繹；而宋金元典籍引述

《異聞集》，亦可見其書的流傳以及唐代小說被熟知化的現象，展現了唐代小說因《異聞

集》而經典化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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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異聞集》是晚唐陳翰（生卒年不詳）編選的小說集，《新唐書‧藝文志》「小說類」

著錄「陳翰《異聞集》十卷」，原注「唐末屯田員外郎」，1《崇文總目》卷二十八「小說

類下」所載亦為「《異聞集》十卷，陳翰撰。」2晁公武（1105-1180）《郡齋讀書志》卷十

三「小說類」著錄《異聞集》十卷，云：「唐陳翰編。以傳記所載唐朝奇怪事，類為一書。」3

陳振孫（1179-1261）《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一「小說類」亦著錄十卷，則言：「唐屯田員

外郎陳翰撰。翰，唐末人，見《唐志》，而第七卷所載王魁乃本朝事，當是後人剿入之耳。」4

王夢鷗（1907-2002）據《直齋書錄解題》所載，認為此書流傳至南宋，卷數無缺佚，但

內容則經增補，一經增補就已非唐代原書。5又王夢鷗認為《異聞集》自見於南宋人著錄

以後，至元明清私家書目志，即失其名，最後僅見於馬端臨（1254-1323）《文獻通考》卷

二一五，引述晁、陳之書錄。6而明代高儒（生卒年不詳）《百川書志》「小說家」著錄《異

聞集》一卷，云：「通考唐陳翰編，凡十卷，今止二十三事，亦不著撰人。」7《寶文堂書

目》「子雜類」，亦有《異聞集》，8李劍國認為二者當為輯本，《舊小說》亦見輯錄。9 

《異聞集》散佚已久，今人王夢鷗《陳翰異聞集校補考釋》輯佚得四十一篇，10王國

良《唐代小說敘錄》復將之補遺兩篇。11方詩銘（1919-2000）〈《異聞集》雜考〉亦輯得四

                                                        
1   宋‧歐陽修、宋祁等撰：《新唐書》（臺北：洪氏出版社，1974 年），頁 1542。 
2  宋‧王堯臣等編次，清‧錢東垣等輯釋：《崇文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頁 158。 
3  宋‧晁公武撰，孫猛校證：《郡齋讀書志校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頁 548。 
4  宋‧陳振孫撰，徐小蠻、顧美華校點：《直齋書錄解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頁

323。 
5  王夢鷗指出《異聞集》流傳至南北宋，卷數雖無缺佚，但內容則經增補。而不能確定是由於原書殘

缺後人以他文補入，或原書完好後人以他文附入，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異聞集》至南宋，已非唐人

所編輯的原書。王夢鷗：《唐人小說研究二集：陳翰《異聞集》校補考釋》（臺北：藝文印書館，2009
年），頁 1-2。 

6  王夢鷗：《唐人小說研究二集：陳翰《異聞集》校補考釋》，頁 2。 
7  明‧高儒：《百川書志》，收入《宋元明清書目題跋叢刊》四（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頁 751。 
8  明‧晁瑮：《寶文堂書目》，收入《宋元明清書目題跋叢刊》四，頁 659。 
9  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北京：中華書局，2017 年），頁 1181。 
10  王夢鷗據曾慥《類說》輯存《異聞集》二十五篇，加上《太平廣記》所載，篇末明注出於《異聞集》，

又《類說》所無者四篇，進而考訂今《廣記》注出《異聞錄》者九篇，加上《廣記》卷三九一〈鄭

欽若〉一篇，以及據《紺珠集》和王十朋《分類集注東坡詩集》所引，又增二篇，故為四十一篇。

詳王夢鷗：《唐人小說研究二集：陳翰《異聞集》校補考釋》，頁 3-7。 
11  王國良針對王夢鷗所選，補入他書所選〈櫻桃青衣〉和〈東城老父傳〉兩篇。詳王國良：《唐代小說

敘錄》（臺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1979 年），頁 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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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篇，12程毅中〈《異聞集》考〉輯軼四十四篇，13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則輯

得四十三篇。14李小龍《異聞集校證》則輯入四十篇，15無論四十篇、四十一篇、四十三

篇或四十四篇，與史書著錄十卷之數，則有相當的差距，但仍可從輯存的文本中觀察出《異

聞集》全書的一些特質。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在唐代中晚期為數可觀的小說集中，陳翰的《異聞集》最為特殊，

相較於其他小說集的撰作，該書是一編選之集。而此小說選集的出現，正如李劍國所言：

「其出晚唐，正唐稗興旺結果，亦唐人之重小說使然。」16唐代小說經過長時間發展，累

積了為數可觀的作品，形成編選的基礎，相形於中唐已出現多本唐人編選的唐詩集，至晚

唐出現《異聞集》此一小說選集，實屬理之應然。《異聞集》不僅是唐代唯一的小說選集，

亦是中國小說史上第一部的選本，即李劍國所謂的「夫詩文總集、選集，代代有出，至選

說部小說，則翰首倡。」17又相較於晚唐多數具補史意義的唐代小說集，以及傾向篇幅較

短的志怪性質的小說集，陳翰所選多為魯迅（1881-1936）定義之敘述婉轉、文辭華豔、

篇幅較長之「傳奇」，18陳玨也指出，《異聞集》所選多是今人認為的「傳奇」代表作，以

及第二流的「傳奇文」和「準傳奇文」，19故李劍國將之定位為「傳奇總集」。20雖然全書

                                                        
12  方詩銘收錄《太平廣記》注出《異聞集》的二十五篇，以及由他書所引《異聞集》的十六篇，共四

十一篇。然方詩銘卻統計為四十二篇，不知何故。詳方詩銘：〈《異聞集》雜考〉，《方詩銘文集（第

二卷）》（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 年），頁 743-746。 
13  程毅中列出《類說》所收《異聞集》的二十五篇，《紺珠集》所收未見《類說》的兩篇，加上出於《太

平廣記》未見於《類說》和《紺珠集》的十四篇，以及他書所引的四篇，共四十五篇。但認為《廣

記》注出《異聞集》的三篇〈解襆人〉、〈漕店人〉、〈雍州人〉不像是出自《異聞集》，僅可作為存目。

又葉廷珪《海錄碎事》引《異聞集》的〈釣鰲客〉一則，疑非《異聞集》一則，可能有誤。詳程毅

中：〈《異聞集》考〉，《程毅中文存》（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頁 173-188。 
14  若以王夢鷗所列《異聞集》篇目為參照，李劍國對談本和明鈔本《太平廣記》出處不一且風格與他

篇不相類的〈劉惟清〉，持保留態度。但收錄了〈櫻桃青衣〉、〈東城老父傳〉、〈虬髯客傳〉三篇，共

四十三篇。但李劍國認為〈相如挑琴〉、〈解襆人〉、〈漕店人〉、〈雍州人〉四篇頗為可疑，故可靠的

只有三十九篇。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頁 1195。 
15  李小龍的選輯主要根據程毅中〈《異聞集》考〉，同時參酌方詩銘、李劍國的意見。輯入《類說》所

收二十五篇和《紺珠集》所收兩篇，以及《太平廣記》所收。關於《太平廣記》所收的文本部分排

除了〈解襆人〉、〈漕店人〉、〈雍州人〉、〈劉惟清〉、〈周頌〉等篇，再加上〈李湯〉、〈櫻桃青衣〉、〈東

城老父傳〉、〈虬髯客傳〉等篇。唐‧陳翰編，李小龍校證：〈凡例〉，《異聞集校證》（北京：中華書

局，2019 年），頁 1。 
16  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頁 1197-1198。 
17  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頁 1197。 
18  魯迅言：「小說亦如詩，至唐代而一變，雖然敘述宛轉，文辭華艷，與六朝粗陳梗概者較，演進之迹

甚明，而尤顯者乃是時則始有意為小說。」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收入《魯迅小說史論文集》（臺

北：里仁書局，2003 年），頁 59。 
19  陳玨：《初唐傳奇文鉤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頁 39。 
20  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頁 1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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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存，但所見佚文幾乎都是唐代小說的「精品」，21程毅中評價陳翰為眼力很高的小說編

選家，所選作品大多數為唐人傳奇的名篇，《異聞集》是一水準很高的選本，出現於唐末，

反映了唐代小說的發展和成熟。22而在唐代小說發展成熟的背景下出現極具水準的小說選

本，實具有經典化，甚至經典性意義。陳玨便認為《異聞集》的編選，是唐代小說第一次

經典化的結集，23是故陳翰如何編選，即此經典化的過程，便成為了一重要議題。 

誠如前文所述，今所見的《異聞集》文本是輯存的結果，其中最為重要的是北宋太宗

太平興國三年（978）官方所完成的具有小說總集性質類書《太平廣記》的收錄，不僅輯

存的篇目可觀，24且完整保留原文。另外就是南北宋之際曾慥（生卒年不詳）所編《類說》

將歷代小說集以體類區分的方式編纂，其中卷二十八為《異聞集》，共節錄二十五條，約

同一時期傳為朱勝非（1082-1144）編選的《紺珠集》亦近似《類說》的形製，於卷十節

錄《異聞集》三十五條。25兩者皆為簡略的節本，不見文本原貌。《類說》僅〈神異記〉、

〈華嶽靈姻〉、〈相如挑琴〉（當為「琴挑」）三篇為《廣記》所無外，其餘二十二篇亦見於

《太平廣記》。《紺珠集》所收篇目則與《類說》大致雷同，不過有些篇目被切分為多則敘

事且重新被命名，導致篇數增加，不過確有兩篇為《類說》所無，即〈稠桑老人〉和〈鍾

山壙銘〉兩則。《類說》雖為節錄輯存《異聞集》，所收錄的唐代小說內容零落不全，但篇

名殆為《異聞集》所題，極有可能是原作題目，26與《廣記》多以故事主人翁為題而改易

                                                        
21  李劍國言：「陳翰此書乃唐傳奇總集，其例照錄原文原題，且著作者之名，觀徵引稱《異聞集》王度

〈古鏡記〉、蔣防〈霍小玉傳〉、沈既濟〈枕中記〉可知也。所收多為精品，足稱小說選家。」李劍

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頁 1197。 
22  程毅中：《唐代小說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 年），頁 243。程毅中：〈《異聞集》考〉，《程

毅中文存》，頁 193-194。 
23  陳玨借鑑西方比較文學中所謂的「經典化」的理論，以「結集」為文學「經典化」的主要手段，即

某一特定的文類，在某一特定的時代的讀者中形成一張「經典書單」。提出唐代小說有三次具有經典

化意義的結集。他認為從唐代至今，我們對傳奇文的文類概念的理解和認識，主要是就是依據傳奇

文的這三次大的經典化結集。第一次是晚唐陳翰編《異聞集》，第二次是明代陸楫編《古今說海》、

顧元慶編《顧氏文房小說》、冰華居士編《合刻三志》、商濬編《稗海》、闕名編《五朝小說》等，第

三次是民國初年魯迅輯《唐宋傳奇集》、汪辟疆編《唐人小說》等。陳玨：《初唐傳奇文鈎沈》，頁

37-38。 
24  《太平廣記》注明出於《異聞集》的有四篇、注出《異聞錄》的有九篇、注出《異聞記》的有一篇。

其中出於《異聞錄》和《異聞記》者，王夢鷗已考證實為《異聞集》。王夢鷗：《唐人小說研究二集：

陳翰《異聞集》校補考釋》，頁 5-6。 
25  宋‧朱勝非編：《紺珠集》，收入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3 年），第 872 冊，頁 471-474。 
26  李劍國認為陳翰《異聞集》，其例照錄原文原題。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頁 1197。李小

龍針對《類說》輯存的《異聞集》文本，作篇名的詳細考索，認為《類說》本《異聞集》二十五篇

中當有十六篇為原名。詳李小龍：〈唐代單篇傳奇命名檢討——以《異聞集》為座標〉，《第一屆古代

小說研究青年學者讀書會論文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2017 年），頁 7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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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之篇名不同，從這一點上思考，《類說》的節錄本也有相當重要的文獻價值。再者宋

代吳曾（約 1162 前後在世）《能改齋漫錄》卷十八「呂洞賓唐末人」條云：「唐《異聞集》

載沈既濟作〈枕中記〉云。」27又所附逸文「寄附鋪」條按語有「唐《異聞集》，薛防作

〈霍小玉傳〉。」之言，28「薛防」當為「蔣防」之誤，方詩銘從吳曾所引《異聞集》皆

見作者之名，而判定《異聞集》是原具作者姓名的。29 

由以上的討論可以得知，雖然《異聞集》原書已散佚，但藉由宋代官方類書《太平廣

記》和私家收錄的《類說》和《紺珠集》，還可以掌握全書的一些面目和特色，而《異聞

集》的編選和輯存流傳都涉及唐代小說的經典化問題，本篇試圖作一探索。 

二、《異聞集》的編選與唐代小說經典化 

對《異聞集》的編選與唐代小說經典化的議題進行探究，必然會遭逢一重大困境，就

是原書面貌無法得見，作者生平略而不詳。不過仍舊可以試圖從《異聞集》有限的輯存文

本，嘗試去探究陳翰編選了哪些文本和怎麼編選《異聞集》，進一步從這些編選的內容和

方式，試圖去理解唐代小說經典化的一些面相。  

（一）《異聞集》的編選篇目 

目前《異聞集》佚文，大致有四十多篇，大多為《太平廣記》和《類說》所輯存，還

有因為其他文獻的引述，而被判定為《異聞集》篇目者（詳見「附錄」）。從目前所知《異

聞集》的四十餘篇來看，已經囊括了唐代最著名的作品，根據這些輯存的唐代小說，眾人

已注意到《異聞集》所選多為唐代小說精品的現象，就是《異聞集》的編選不僅涉及到對

唐代小說流傳的經典化問題，更與唐代小說的經典性息息相關。若從經典化的觀點來思考，

《異聞集》雖然只是唐代小說唯一的選本，無法得到編選的參照，然在李肇（813 前後在

世）的《國史補》中，或直接或間接地敘及的唐代小說，如卷下明確提到沈既濟（約 750-

                                                        
27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北京：中華書局，1960 年），頁 503。 
28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頁 532。《能改齋漫錄》卷八「開簾風動竹」一條中亦引述「《異聞集》〈霍

小玉傳〉」，但沒提及作者之名。 
29  方詩銘：〈《異聞集》雜考〉，《方詩銘文集（第二卷）》，頁 702-703、704。李劍國也認為陳翰編《異

聞集》時，照錄「著作者之名」。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頁 1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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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797）撰〈枕中記〉、30李公佐（約 778-約 848）〈南柯太守傳〉，31卷中〈韋李皆心疾〉

記述「散騎常侍李益少有疑病，亦心疾也。」32，卷上還有〈淮水無支奇〉一則，33這些

陳述涉及到〈枕中記〉、〈南柯太守傳〉、〈霍小玉傳〉、〈古嶽瀆經〉等四篇唐代小說，四者

皆被《異聞集》選錄，也可見出《異聞集》所選篇目亦為當時其他文人所注目作品之一斑。

若今見的〈南柯太守傳〉文末李肇贊語確為陳翰所加（詳見後述），則顯示陳翰編選《異

聞集》時，可能參酌時人對相關作品的評論，所選之作實為當時較被普遍關注的文本。如

此一來，則更落實了陳玨認為《異聞集》是唐代小說第一次經典化結集的觀點。 

又有學者嘗試比對《異聞集》與二十世紀初期最具代表性的魯迅和汪辟疆（1887-1966）

所編選的唐代小說選本，即陳玨所謂第三次唐代小說經典化的結集，皆指出《異聞集》與

魯迅《唐宋傳奇集》和汪辟疆《唐人小說》所選差異不大，《異聞集》所錄唐代單篇傳奇

大多被兩者收入。魯迅《唐宋傳奇集》中有三十二篇唐代文本，《異聞集》未選錄者有〈補

江總白猿傳〉、〈三夢記〉、〈長恨傳〉、〈開元升平源〉、〈無雙傳〉、〈楊娼傳〉、〈飛煙傳〉、〈東

陽夜怪錄〉、〈靈應傳〉等九篇，餘皆錄入；汪辟疆《唐人小說》的「上卷錄單篇」，共選

三十篇，其中〈補江總白猿傳〉、〈遊仙窟〉、〈三夢記〉、〈長恨歌傳〉、〈馮燕傳〉、〈無雙傳〉、

〈楊娼傳〉、〈鄭德璘〉等八篇，《異聞集》未選錄。34若將《異聞集》與張友鶴《唐宋傳

奇選》所選的唐代傳奇比較，《異聞集》僅少〈無雙傳〉一篇。35以上都是在《異聞集》

多數選錄文本已散佚的情況下的比較結果，若是原書猶存，可能差異還會縮小，即排除文

本散佚的因素，《異聞集》與諸家所選錄篇章的差異將更小。 

                                                        
30  李肇《國史補》卷下〈韓沈良史才〉云：「沈既濟撰〈枕中記〉莊生寓言之類；韓愈撰〈毛穎傳〉，

其文尤高，不下史遷。二篇真良史才也。」唐‧李肇撰，曹中孚校點：《唐國史補》，收入《唐五代

筆記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頁 193。 
31  李肇《國史補》卷下〈敘近代文妖〉云：「……有傳蟻穴而稱李公佐〈南柯太守〉。……皆文之妖也。」

唐‧李肇撰，曹中孚校點：《唐國史補》，收入《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又今所見〈南柯太守傳〉篇

末有李肇的贊語，可見李肇對此文本非常熟悉。 
32  唐‧李肇撰，曹中孚校點：《唐國史補》，收入《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頁 179。 
33  其文云：「楚州有漁人，忽於淮中釣得古鐵鎖，挽之不絕，以告官。刺史李陽大集人力引之。鎖窮，

有青獼猴躍出水，復沒而逝。後有驗《山海經》云：『水獸好為害，禹鎖於軍山之下，其名曰無支奇。』」

唐‧李肇撰，曹中孚校點：《唐國史補》，收入《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頁 168。魯迅指出今本《山

海經》無此語，殆為李肇記《古嶽瀆經》的內容，又誤記書名導致。魯迅：〈稗編小綴〉，《魯迅小說

史論文集》，頁 462。 
34  程毅中：《唐代小說史》，頁 243；程毅中：〈《異聞集》考〉，《程毅中文存》，頁 194。方詩銘：〈《異

聞集》雜考〉，《方詩銘文集（第二卷）》，頁 747。李小龍：〈唐代單篇傳奇命名檢討——以《異聞集》

為座標〉，頁 75；唐‧陳翰著，李小龍校證：〈自序〉，《異聞集校證》，頁 2-3。 
35  李小龍：〈唐代單篇傳奇命名檢討——以《異聞集》為座標〉，頁 75；唐‧陳翰著，李小龍校證：〈自

序〉，《異聞集校證》，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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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這樣的差異還涉及到《異聞集》成書時間的問題，36若有些唐代小說文本完成在

《異聞集》編選之後，自然無法被選錄。方詩銘認為〈鄭德璘〉出於《傳奇》，而〈飛煙

傳〉出於《三水小牘》，《異聞集》與《傳奇》成書時間相近，又早於《三水小牘》成書，

未收錄〈鄭德璘〉和〈飛煙傳〉兩篇則可理解。37王夢鷗在探究《異聞集》編選成書的時

間時，特別舉出《異聞集》未選裴鉶《傳奇》中任一作品，包括〈崑崙奴〉、〈聶隱娘〉等

名篇，反而於《傳奇》的〈蕭曠〉一篇中引述柳毅故事，以柳毅「洞庭靈姻」名之，認為

裴鉶《傳奇》引述了《異聞集》的〈洞庭靈姻傳〉。38方詩銘亦強調〈柳毅傳〉不見「靈

姻」一詞，顯然《傳奇》所說的「靈姻」是從〈洞庭靈姻傳〉而來。39此外，王夢鷗認為

《異聞集》的〈三女星精〉一則又見於五代杜光庭《神仙感遇傳》卷三之〈御史姚生〉，

當亦轉錄自《異聞集》。40若王夢鷗的推論成立，表示《異聞集》成書後，即於其時流傳，

漸及五代。41而五代何光遠《鑒誡錄》卷十〈求冥婚〉所云：「議者以華嶽靈姻，咸疑謬

說；苧羅所遇，亦恐妖稱。」42的「華嶽靈姻」，則亦可能出於《異聞集》的〈華嶽靈姻〉

一篇。由上述數例或許可以推測《異聞集》編選完成後不久，所選篇目又被其他唐五代小

說集所引述或選錄，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 

遙隔一千多年的兩次唐代小說經典化的結集，所選篇目高度重疊，可以據此推斷陳翰

《異聞集》已經建構出唐代小說經典篇目。方詩銘認為《異聞集》所收皆為單篇傳奇文，

其中有不少佳作為《唐宋傳奇集》、《唐人小說》所未收，如〈鏡龍記〉、〈感異記〉、〈韋安

道〉、〈獨孤穆〉，若有再編選唐代傳奇文者，皆可據以補錄。43《異聞集》是否僅收單篇

傳奇文可再衡酌，因亦見《異聞集》從其他小說集選錄的情形，44例如〈僕僕先生〉一則，

                                                        
36  目前關於《異聞集》的成書時間有兩個推論，一是王夢鷗所認為的《異聞集》流傳於大中（847-860）、

咸通（860-872）以下，疑其結集成書於會昌之世（841-846），王夢鷗：《唐人小說研究二集：陳翰

《異聞集》校補考釋》，頁 11。一是李劍國所主張的約乾符二、三年至五、六年（875-879）。殆與

裴鉶撰作《傳奇》同時。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頁 1180。 
37  方詩銘：〈《異聞集》雜考〉，《方詩銘文集（第二卷）》，頁 747。 
38  王夢鷗：《唐人小說研究二集：陳翰《異聞集》校補考釋》，頁 11。 
39  方詩銘：〈〈《異聞集》考〉補〉，《方詩銘文集（第二卷）》，頁 703。 
40  王夢鷗：《唐人小說研究二集：陳翰《異聞集》校補考釋》，頁 11。 
41  李劍國認為陳翰《異聞集》收錄〈虬髯客傳〉一篇，該故事亦見於杜光庭《神仙感遇傳》，且因此素

來杜光庭被視為〈虬髯客傳〉的作者，但極有可能是《神仙感遇傳》收錄自《異聞集》。而李劍國認

為《異聞集》的〈虬髯客傳〉是取自裴鉶《傳奇》。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頁 1194。由

《傳奇》引述《異聞集》所選取的〈柳毅〉故事而觀，李氏所提〈虬髯客傳〉是《異聞集》取自《傳

奇》的觀點，猶待商榷。 
42  五代‧何光遠著，鄧星亮、鄔宗玲、楊梅校注：《鑒誡錄校注》（成都：巴蜀書社，2011 年），頁 242。 
43  方詩銘：〈《異聞集》雜考〉，《方詩銘文集（第二卷）》，頁 751。 
44  程毅中便認為《異聞集》所收作品主要是單篇傳奇，也有選自個人小說專集的。程毅中：《唐代小說

史》，頁 243。程毅中：〈《異聞集》考〉，《程毅中文存》，頁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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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廣記》注「出《異聞集》及《廣異記》」。王夢鷗推測該篇本出於《廣異記》後又被

《異聞集》所轉載。45方詩銘所提出的觀點，則更突顯了《異聞集》所選的唐代小說是為

成熟的小說作品，可提供其他選本編選之參酌。《紺珠集》所收《異聞集》中有〈鍾山壙

銘〉一篇，魯迅《唐宋傳奇集》亦收此文，並根據清代趙鉞（1778-1849）、勞格（1820-1864）

所著《唐御史臺精舍題名考》所述，以《文苑英華》所選為據，題為《編次鄭欽說辨大同

古銘論》。方詩銘則糾正其誤，認為《新唐書‧藝文志》集部總集類著錄有「（李吉甫）〈梁

大同古銘記〉」，故其篇名應為〈梁大同古銘記〉。46此銘記與魯迅《唐宋傳奇集》所選其

他的傳奇文相較，敘事內容差異頗大，魯迅之所以編選，也許跟《異聞集》的收錄相關。 

《異聞集》雖然原書不存，但根據輯存的佚文，大致可以掌握陳翰擇選唐代重要小說

作品以編成《異聞集》的編選立場，而此編選立場適恰地反映出編選所具有的評價功能，

而導致經典的生成。即文學選集更是文學經典生成過程中重要一環，47因為文學選集的選

擇功能必然與其評價功能密切聯繫。事實上編選就是一種評價行為，文學選集的編選使文

學作品經歷了一個保存——評價——再保存的過程。48而此一過程歷經編者、讀者的雙重

評價，更可看出文學作品的價值。 

作為唐代小說第一次經典化結集的《異聞集》與第三次經典化結集的《唐宋傳奇集》

和《唐人小說》，在編選上的同異都涉及到唐代小說經典化的議題，而兩次結集呈現可觀

篇目數量交集的現象，則意味著經典的生成和檢驗，甚至可以反映較早的小說選集在遴選

經典上，對其後小說選集的引領和影響。至於被學者們所質疑的輯存佚文中亦見〈解襆人〉、

〈漕店人〉、〈雍州人〉等篇近似志怪的短製，若配合著歷代史志和書目著錄原書十卷的規

模而觀，陳翰編選《異聞集》不無有保存唐代小說的功能。故從文學選集的編撰可能具有

保存的功能之文學經典化之觀點來看，再加上〈解襆人〉、〈漕店人〉、〈雍州人〉三篇具有

《異聞集》全書編選的系列性傾向（詳見下文），《異聞集》收集這三篇，是有其可能的。 

（二）《異聞集》的編選方式 

在嘗試理解《異聞集》編選篇目及其意義之後，自然意欲一探陳翰如何編選《異聞集》。

王夢鷗曾對陳翰編選《異聞集》的議題，多所關注，其研究成果可說已展開了《異聞集》

之於唐代小說經典化的徑路，但也留下一些可以再深入探究的空間。王夢鷗參考《太平廣

                                                        
45  王夢鷗：《唐人小說研究二集：陳翰《異聞集》校補考釋》，頁 27。 
46  方詩銘：〈《異聞集》雜考〉，《方詩銘文集（第二卷）》，頁 751。  
47  李玉平：《多元文化時代的文學經典理論》（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54。 
48  李玉平：《多元文化時代的文學經典理論》，頁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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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注語所錄，大致掌握陳翰選錄文本來自不同作者並涉及多種小說集，確定陳翰作為編

輯者的身份，同時進一步掌握陳翰的編輯方法，即分類編纂、注釋、改易文字，49程毅中

亦提出類似的主張，換言之，陳翰並非僅將作品收錄而已，還有所加工，因而形成全書的

編輯特色，而這些編輯特色具有什麼經典化意義？可以再進一步思索。 

 

1. 分類編纂 

晁公武在《郡齋讀書志》中著錄《異聞集》十卷，並以「以傳記所載唐朝奇怪事，類

為一書。」為注記。在此簡短的敘述中，已經提挈出《異聞集》全書的書寫體製、文本內

容和編纂特色。王夢鷗指出晁公武認為陳翰將記載唐朝奇怪之事的傳、記，分類編纂而成

全書，進而以李肇《國史補》序所言：「言報應，序鬼神，徵夢卜，近帷箔，悉去之；記

事實，探物理，辨疑惑、示勸戒，採風俗，助談笑，則書之。」50衡酌目前所見《異聞集》

之文本，主張《異聞集》與《國史補》的編輯旨趣相反，51文本內容正可以涵括在李肇「悉

去之」的「報應」、「鬼神」、「夢卜」、「帷箔」的四門類之中，並參引《太平廣記》分類嘗

試為輯存之《異聞集》文本略作分類，分為「報應」、「神仙」、「鬼怪」、「夢幻」、「術數」、

「帷箔」等六類。52在此王夢鷗將晁公武所言「類為一書」，解釋為「分類編纂成書」，不

無疑義，「類為一書」是指陳翰將唐代記載鬼怪一類的傳記，編纂為一書，即「類為一書」

不是「分類編纂成書」。但今見的《異聞集》文本確實體現了「分門別類」的編纂特色，

即《異聞集》往往將類似主題的故事蒐集在一起，例如被王夢鷗歸於「夢幻」一類的〈枕

中記〉、〈南柯太守傳〉、〈異夢錄〉、〈秦夢記〉，而此「夢幻」類實可再細分為「人生如夢」、

「夢遇美人」兩種主題。《異聞集》主題類別區分的編纂特色，還有助於《異聞集》的輯

佚，如未被王夢鷗所輯佚的〈櫻桃青衣〉，王國良、李劍國、程毅中、方詩銘等學者則將

之輯入，從〈櫻桃青衣〉的文本內容而觀，完全與〈枕中記〉、〈南柯太守傳〉相類，宋人

洪邁（1123-1202）《容齋四筆》卷一「西極化人」條云：「予然後知唐人所著〈南柯太

守〉、〈黃粱夢〉、〈櫻桃青衣〉之類，皆本乎此」53，方詩銘認為洪氏所舉這三篇傳奇

                                                        
49  詳王夢鷗：《唐人小說研究二集：陳翰《異聞集》校補考釋》，頁 11-21。 
50  唐‧李肇撰，曹中孚校點：《唐國史補》，收入《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頁 158。 
51  由於《異聞集》原書不存和相關資料貧乏，而無法精確得知其編選的旨意，不過可從現今輯存的篇

目中，大略掌握了《異聞集》站在一較為後設的立場，在唐代小說已然發展蓬勃和成熟後，擔任了

評價和保存作品的功能。而李肇的《國史補》則是出於「因見聞而備故實」的編撰立場，一如書名

所宣示的「補國史」意義，故只記述近於故實之作，故雜錄多則類似筆記的短篇敘事。雖然如前文

所述，在《國史補》中涉及四篇《異聞集》選錄之作，但《國史補》的成書形式與旨意與《異聞集》

截然不同。 
52  王夢鷗：《唐人小說研究二集：陳翰《異聞集》校補考釋》，頁 15-16、頁 21。 
53  宋‧洪邁著：《容齋四筆》（鄭州：大象出版社，2012 年），頁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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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都見收於《異聞集》，所據可能即為此書。54這幾篇文本被《異聞集》收錄，可謂整

理為一系列，而此分類編纂的現象，則呈現了一個唐代小說的創作事實，就是不同的作者，

對同一主題的關注，而形成的仿擬，而此仿擬的創作，也可說是彼此成為互文性的經典化

現象。55 

 

2. 同一作者多篇作品的收錄 

《異聞集》除了分類編纂的特色外，從現存的輯佚文本而觀，陳翰似乎也採取了以「作

者」提挈文本的編選策略，在輯存的四十多篇中收入了李公佐〈南柯太守傳〉、〈謝小娥〉、

〈廬江馮媼傳〉、〈古嶽瀆經〉四篇，沈亞之〈湘中怨〉、〈沈亞之〉、〈邢鳳〉三篇，沈既濟

〈枕中記〉、〈任氏傳〉兩篇。就目前可以得見的唐代小說而言，除了小說集是為一位作者

的多篇之作外，《異聞集》對李公佐、沈亞之和沈既濟超過一篇以上作品的收集，正反映

了李公佐、沈亞之和沈既濟是今存唐代單篇小說創作最多者的事實。除了《異聞集》所選

之外，沈亞之尚有〈馮燕傳〉、〈歌者葉記〉等篇，而關於〈感異記〉一篇作者是否為沈亞

之的爭議，56似乎也可在《異聞集》集中編選某些作家多篇作品造成的叢聚現象而得到釋

疑的途徑，即從《異聞集》已選擇沈亞之三篇邂逅神女的奇遇主題思考，很有可能〈感異

記〉亦是沈亞之的作品。而《異聞集》對某一作者多篇作品的選錄，顯示這些作者持續創

作的事實，意味著即使無法清楚界定當時這些作品的文類歸屬，但已突顯出文人投入以傳、

記形式書寫奇聞異事撰作現象的普遍。 
                                                        
54  方詩銘：〈《異聞集》雜考〉，《方詩銘文集（第二卷）》，頁 750。 
55  文學作品被選為經典，往往會產生模仿、改編和戲擬的情形，釋放出互文性，而重寫和複製致使文

學作品更為人所熟知。李玉平：《多元文化時代的文學經典理論》，頁 38-43。然在此《異聞集》所

選同類主題的系列唐代小說，不僅呈現創作上的模仿情形，且同時成為同類主題的代表性作品。 
56  李劍國根據（一）宋‧葛立方《韻語陽秋》中敘及葉夢得於《石林詩話》引唐人小說中「徘徊花上

月，虛度可憐宵」詩句，並認為是沈亞之所作。（二）〈湘中怨解〉、〈秦夢記〉皆敘人神遇合，〈感異

記〉的題材與之近似。（三）亞之生於隴州，〈感異記〉中故事發生地點就是隴州張女郎廟。（四）〈感

異記〉中詩歌十首，用騷調者二首，與沈亞之的〈異夢錄〉、〈湘中怨解〉、〈秦夢記〉風格近似。（五）

〈感異記〉亦如同〈異夢錄〉、〈湘中怨解〉、〈秦夢記〉三篇作品不以人名為傳名，為削傳記之跡而

增迷離之韻。（六）〈感異記〉的主人翁為沈警，為吳興武康人，適與沈亞之同姓同郡。李劍國：《唐

五代志怪傳奇敘錄》，頁 477-479。程毅中亦認為《韻語陽秋》和《詩人玉屑》所引詩可能是沈亞之

作品，《感異記》的主人翁與沈亞之同為吳興吳康人，亦同姓同族，《感異記》的情節結構和詩歌贈

答，與〈湘中怨解〉、〈秦夢記〉有相似之處。但仍認為〈感異記〉文風比較明快，和沈亞之的幾篇

傳奇有差別，故不能確定為沈作。程毅中：《唐代小說史》，頁 171。又在〈《異聞集》考〉一文中，

指出懷疑〈感異記〉為沈亞之所作，但《沈下賢文集》不載。程毅中：〈《異聞集》考〉，《程毅中文

存》，頁 180。李宗為則認為模仿的痕跡太露，敘事及詩辭都「流麗淺易」，遠不如沈亞之其他作品

「晦澀拗折」，懷疑是後人規撫沈亞之諸作，敷演而成，特別是《沈下賢集》中未載此篇。李宗為：

《唐人傳奇》（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頁 83。李鵬飛也認同李宗為的意見。李鵬飛：《唐代非

寫實小說之類型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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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以上的探討得知，即使在全書散佚不全的情況下，大體還是可以掌握《異聞集》以

「主題分類」或是以「作者叢聚」為訴求的編纂特點，而此不同作者間的仿擬和同一作者

的持續創作，都是唐代小說出現可觀數量的原因，以及經典化的歷程。 

 

3. 注釋 

陳翰除了將《異聞集》編選的文本分類外，還曾注釋和改易文字。唐人對小說的注釋，

首見於牛肅（約 804 前後在世）的《紀聞》，《宋史‧藝文志》「小說類」著錄《紀聞》十

卷下有注云：「崔造注」，57《太平廣記》引述牛肅的《紀聞》確見有注解者。58王夢鷗藉

由《太平廣記》中出於《異聞集》的文本與亦見其他文集的《異聞集》文本，如沈亞之的

〈沈亞之〉實為《沈下賢集》的〈秦夢記〉，比對出注解之跡，並進而推論《廣記》編纂

的倉促，無暇注解，這些注語應是由《異聞集》轉錄而來。59今試舉〈周秦行紀〉為例，

來呈現《異聞集》對於小說篇目注解的情形。 

 

太真曰：「妾得罪先帝，先帝謂肅宗也。皇朝不置妾在后妃數中，設此禮，豈不虛

乎？」 

太真謹容對曰：「三郎天寶中，宮人呼玄宗多曰三郎。數幸華清宮，扈從不得至。」 

太真乃視潘妃而對曰：「潘妃向玉奴太真名也。說，」 

太后請戚夫人鼓琴，夫人約指以玉環，光照手骨，《西京雜記》云：「高祖與夫人百

鍊金環，照見指骨也。」60 

 

王夢鷗認為這些注解因為處於上下文之間，未顯露扞格文義之跡，故得以保留，其餘

易被辨識為夾注者，殆被《廣記》編者刪除。61然若仔細思考則可釐析出這些文字具有注

解前句所述的作用，可以證實陳翰編選時施加了注解。其餘〈霍小玉傳〉、〈秀師言記〉亦

都可見注解之跡。 
                                                        
57  元‧脫脫等撰：《宋史》（臺北：洪氏出版社，1981 年），頁 5223。 
58  例如《太平廣記》卷 166 所收《紀聞‧吳保安》，出現了兩處注解。一是「永固無恙」後有「保安之

字」注語；另一是「每節皆墨記之」後有「墨記骨節，書其次第，恐葬歛時有失之也。」注語。宋‧

李昉等編：《太平廣記》（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1 年），頁 1215、頁 1217。 
59  王夢鷗：《唐人小說研究二集：陳翰《異聞集》校補考釋》，頁 16-17。 
60  這四則引文，分見唐‧陳翰編、李小龍校證：《異聞集校證》，頁 225、頁 226。本篇引述《異聞集》

選錄文本，主要依據的是《異聞集校證》，以下相關引文則不贅注。王夢鷗曾於〈周秦行紀〉一篇中

特別注明《太平廣記》明鈔本有這些注語。詳王夢鷗：《唐人小說研究二集：陳翰《異聞集》校補考

釋》，頁 151。 
61  王夢鷗：《唐人小說研究二集：陳翰《異聞集》校補考釋》，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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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行文中的夾注，陳翰甚至於篇首和文末加上注語來說明作者和出處。例如〈李娃

傳〉文首：「汧國夫人李娃，長安之倡女也。節行瑰奇，有足稱者，故監察御史白行簡為

傳述。」實為陳翰所提示之語，62即使此處結銜與白行簡的官歷有違的問題得到解釋，63但

若屬原作，則與篇末白行簡的附記文字內容相類，則不合理，特別是「汧國夫人」與「汧

國」、「倡女」與「倡蕩之姬」、「節行」與「節行」的重複，似乎篇首數言是對文末所記的

綜述。此外，〈離魂記〉「事出陳玄祐〈離魂記〉云」，以及〈南柯太守傳〉末李肇的贊語——

「前華州參軍李肇贊曰：貴極祿位，權傾國都，達人視此，蟻聚何殊。」亦可能為陳翰編

選時所添加。64 

無論是以注語解釋文本中詞語的意涵，或是於文本首尾注明作者和出處，都是為了使

讀者更明白文本的背景和內容意涵，實有助於文本的傳播。 

 

4. 改易原作文字 

關於《異聞集》改易原作的文字方面，魯迅於〈稗邊小綴〉曾言：「《太平廣記》所收

唐人傳奇文，多本《異聞集》。……及見收於《廣記》者察之，則為撰集前人舊文而成，

然照以他書所引，乃同是一文，而字句又頗有違異。或所據乃別本，或翰所改定，未能詳

也。」65對《異聞集》改易原作文字作了臆測。汪辟疆亦曾有「《異聞集》為唐人陳翰編

集當世傳奇志怪之文，而多所竄改」66之言。他並指出《太平廣記》所採〈枕中記〉文本，

與《文苑英華》中所見〈枕中記〉不同，前者可能經陳翰改訂。67戴望舒（1905-1950）也

認為《異聞集》所收唐人小說大多有潤飾增刪，與原作有別，還特別指出《廣記》卷八二

所收《異聞集》的〈呂翁〉和《文苑英華》卷八三三所收〈枕中記〉；以及《廣記》卷二

九八和卷二八二所收《異聞集》的〈太學鄭生〉、〈邢鳳〉，與《沈下賢集》〈湘中怨解〉和

                                                        
62  歷來論者大多認為此數語實為陳翰所加，例如張政烺〈一枝花話〉，王夢鷗《唐人小說研究二集：陳

翰《異聞集》校補考釋》和《唐人小說校釋》，李宗為《唐人傳奇》，周紹良《唐傳奇箋證》，程毅中

《唐代小說史》都有類似的言論。 
63  李劍國主張為原傳文字，並經《廣記》編纂者改動。他引述卞孝萱指出白行簡任掌書記，可帶監察

御史的觀點，來解釋此處文字結銜為「監察御史」的問題。詳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頁

502-505。 
64  〈離魂記〉中「事出陳玄祐〈離魂記〉云」後又見「玄祐少常聞此說，而多異同，……」等交代撰

述始末之語，頗不合理。王夢鷗疑為陳翰編《異聞集》附記，後被《廣記》誤抄入正文。王夢鷗亦

認為李公佐〈南柯太守傳〉末無需李肇的贊語結束其文，同時華州參軍也非李肇最終官歷。有可能

是陳翰得自於時人筆記而附於篇後。王夢鷗：《唐人小說研究二集：陳翰《異聞集》校補考釋》，頁

18。 
65  魯迅：〈稗編小綴〉，《魯迅小說史論文集》，頁 456。 
66  汪辟疆：《唐人小說》（臺北：世界書局，1980 年），頁 158。 
67  汪辟疆：《唐人小說》，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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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夢錄〉文字有異；復推論《廣記》所收〈李娃傳〉，也經過陳翰刪改。68無獨有偶，

王夢鷗亦參校同樣的文本，認定《異聞集》改易文字的現象，並論定其目的是為了讓文本

通俗易曉。69李宗為（1944-2008）也有相近的見解，他認為「陳翰編《異聞集》常增刪改

動原作，這些文本文字上的不同就是明顯的證據。」70程毅中也提出在選輯時，陳翰做了

一些文字加工。71李劍國則持有不同看法，認為此現象是「傳鈔所致」。72 

對於陳翰《異聞集》是否對原作增刪改易的問題，實可仿效王夢鷗的做法，擴大參校

的範疇來進行，即更為全面地比對《太平廣記》所選《異聞集》文本與亦見於他書者，以

證實陳翰在文字、甚至情節上，力求簡易以便流傳的編纂傾向。是故本篇在王夢鷗略作比

較的基礎上，就目前兩存的文本，加以詳細比對。即是《廣記》注明出於《異聞集》和出

於《文苑英華》的〈枕中記〉文本，以及《廣記》注明出於《異聞集》和出於《沈下賢集》

的三篇文本。 

關於〈枕中記〉，《文苑英華》與出於《異聞集》的《廣記》所收之文本內容大致相同，

但在文字上還是出現了一些歧異。試表列數例如下： 

 

《文苑英華‧枕中記》73 《太平廣記‧呂翁》74 

開元七年，道士有呂翁者，得神仙術，行

邯鄲道中，息邸舍，攝帽弛帶，隱囊而坐。

俄見旅中少年，乃盧生也。衣短褐， 

開元十九年，75道者呂翁，經邯鄲道上邸舍

中，設榻施席，擔囊而坐。76俄有邑中少年

盧生。衣短裘， 

觀子形體，無苦無恙， 觀子膚極腧，體胖無恙， 

士之生世，當建功樹名， 當建功樹名， 

自惟當年，青紫可拾。今已適壯，猶勤畎 自惟當年，朱紫可拾。今已過壯室，77 

                                                        
68  戴望舒：〈讀李娃傳〉，吳曉鈴編：《小說戲曲論集》（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 年），頁 7。 
69  王夢鷗：《唐人小說研究二集：陳翰《異聞集》校補考釋》，頁 18-20。 
70  李宗為：《唐人傳奇》，頁 64。 
71  程毅中：《唐代小說史》，頁 243。亦見於程毅中：〈《異聞集》考〉，《程毅中文存》，頁 193。 
72  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頁 1190。 
73  宋‧李昉等編：《文苑英華》（臺北：華文書局，1967 年），頁 5244-5245。 
74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頁 527-528。本文所引《太平廣記》皆據此一版本，不另贅注。 
75  李劍國從文本敘述盧生入夢後為河西道節度大破戎虜的事蹟，實根據開元十五年至十七年間，蕭嵩

為河西節度使時事。故認為道士呂翁遇盧生的時間，以「開元七年」為是。李劍國輯校：《唐五代傳

奇集》（北京：中華書局，2015 年），頁 453。  
76  「擔囊而坐」，張國風《太平廣記會校》依據沈與文的野竹齋鈔本《太平廣記》（以下稱「沈本」）改

為「解囊而坐」，宋‧李昉等編，張國風會校：《太平廣記會校》（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 年），

頁 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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畝，  猶勤田畝， 

時主人方蒸黍。 是時主人蒸黃粱為饌。 

見其竅漸大，明朗。 寐中，見其竅大而明朗可處。 

女容甚麗，生資愈厚。生大悅，由是衣裝

服馭，日益鮮盛。 

女容甚麗而產甚殷。由是衣裘服御，日已

華侈。 

登第，釋褐秘校；應制，轉渭南尉。 登甲科，解褐授校書郎。應制舉，授渭南

縣尉。 

自陝西鑿河八十里，以濟不通。邦人利之，

刻石紀德。移節汴州，領河南道採訪使，

徵為京兆尹。 

自陝西開河八十里以濟不通。邦人賴之，

立碑頌德。遷汴州嶺南道採訪使。78入京為

京兆尹。 

是歲，神武皇帝方事戎狄，恢宏土宇。會

吐蕃悉抹邏及燭龍莽布支攻陷瓜沙，而節

度使王君毚新被殺，河湟震動。 

是時神武皇帝方事戎狄。79吐蕃新諾羅、龍

莽布攻陷瓜沙，節度使王君毚新被敘投河

隍戰恐。80 

河西道節度。 河西、隴右節度使。 

築三大城以遮要害。邊人立石於居延山以

頌之。 

築三大城以防要害。北邊賴之，以石紀功

焉。 

轉吏部侍郎，遷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 轉御史大夫、吏部侍郎。 

大為時宰所忌， 大為當時宰相所忌， 

三年，徵為常侍。未幾，同中書省門下平

章事。 

三年徵還，除戶部尚書。未幾，拜中書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府吏引從至其門而急收之， 府吏引徒至其門，追之甚急， 

謂妻子曰： 泣其妻子曰：81 

                                                                                                                                                           
77  「今已過壯室」，張國風《太平廣記會校》依據沈本《太平廣記》改為「今已過壯歲」。宋‧李昉等

編，張國風會校：《太平廣記會校》，頁 1027。李劍國認為前稱盧生為「少年」，則意味年未過壯，

應作「適壯」。李劍國輯校：《唐五代傳奇集》，頁 455。 
78  李劍國以開元二十一年，於各道置採訪處置使，監察州縣，而採訪使通常由所在州刺使兼領。河南

道治汴州。故應為「河南道採訪使」，而「嶺南道採訪使」為非。李劍國輯校：《唐五代傳奇集》，頁

456-457。 
79  張國風《太平廣記會校》作「方事戎狄武功之事，開元年」，分別依據沈本、孫潛用宋鈔校過的談本

《太平廣記》（以下稱「孫本」）補。宋‧李昉等編，張國風會校：《太平廣記會校》，頁 1027。 
80  張國風《太平廣記會校》據沈本作「節度使王君毚與之戰於河湟，敗績。」宋‧李昉等編，張國風

會校：《太平廣記會校》。 
81  張國風《太平廣記會校》據沈本、孫本作「泣謂」。宋‧李昉等編，張國風會校：《太平廣記會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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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良田五頃， 良田數頃， 

其罹者皆死，獨生為中官保之，減罪死，

投驩州。 

共罪者皆死，生獨有中人保護，得減死論，

出授驩牧。 

封燕國公， 封趙國公 

年二十八，為左襄。82 年二十四，為右補闕。 

兩竄荒徼， 凡兩竄嶺表， 

五十餘年，崇盛赫奕。性頗奢蕩，甚好佚

樂，後庭聲色，皆第一綺麗。 

三十餘年間，崇盛赫奕，一時無比，末節

頗奢蕩，好逸樂，後庭聲色皆第一。 

病， 及病， 

特秩鴻私，83 特受鴻私， 

履薄增憂， 履薄戰兢， 

位極三事， 位歷三公， 

筋骸俱耄， 筋骸俱弊，84 

待時益盡， 殆將溘盡， 

比嬰疾疹，日謂痊平，豈斯沈痼，良用憫

惻。 

比因疾累，日謂痊除，豈遽沈頓，良深憫

默。 

猶冀無妄，期於有瘳。 讌冀無妄，期丁有喜。85 

是夕，薨。 其夕卒。 

主人蒸黍未熟， 主人蒸黃粱尚未熟， 

夫寵辱之道，窮達之運，得喪之理，死生

之情， 

夫寵辱之數，得喪之理，死生之情， 

 
以上為摭舉之例，以見兩者在文字上的差異，其中雖見有關於時間、名目和數目的不

同，殆也存在著抄錄的訛誤，但在表達上較為簡易通俗確實是《廣記》注出《異聞集》者

的趨勢。 

                                                        
82  李劍國指出「襄」應作「袞」，「左袞」即「左補闕」，因「補闕」俗稱「補袞」。李劍國輯校：《唐五

代傳奇集》，頁 462。 
83  李劍國據《文苑英華》校將「秩」改為「彼」。李劍國輯校：《唐五代傳奇集》，頁 463。 
84  張國風《太平廣記會校》據孫本改作「筋骨俱衰」。宋‧李昉等編，張國風會校：《太平廣記會校》，

頁 1028。 
85  張國風《太平廣記會校》據沈本、孫本將「丁」改作「于」。宋‧李昉等編，張國風會校：《太平廣

記會校》，頁 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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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比較《廣記》三篇所收出於《異聞集》的文本。其中〈沈亞之〉與《沈下賢集》中

題名為〈秦夢記〉的文本，在文字上並無大差異。但〈邢鳳〉和〈太學鄭生〉兩篇文本，

確實存在著一些文字上的差別。先列表比較《沈下賢集》的〈異夢錄〉和《太平廣記》的

〈邢鳳〉： 

 
《沈下賢集‧異夢錄》86 《太平廣記‧邢鳳》 

元和十年，亞之以記室從隴西公軍涇州。 元和十年，亞之始以記室從事隴西公軍涇

州。 

既坐， 既半， 

得記其異， 記得其異， 

願備聽。 願聽。 

質得故豪家洞門曲房之第。 買故豪洞門曲房之第。 

衣方領，繡帶修紳，87 衣方領，繡帶， 

美人笑曰：「此妾家也，而君客妾宇下，焉

有自耶？」鳳曰：「願示其書之目。」美人

曰：「妾好詩，而常綴此。」鳳曰：「麗人

幸少留，得觀覽。」 

美人曰：「此妾家也，妾好詩，而常綴此。」

鳳曰：「幸少留，得觀覽。」 

示其首篇， 視首篇， 

皆累數十句。 皆類此數十句。 

長安少女踏春陽，……羅衣空換九秋霜。 長安少女翫春陽，……羅帷空度九秋霜。 

鳳卒詩， 鳳卒吟， 

妾傅年父母使教妾為此舞。 妾昔年父母使教妾為此舞。 

美人泫然良久， 美人低頭良久， 

鳳曰：「願復少賜須臾間。」竟去。 鳳曰：「願復少留。」須臾間竟去。 

鳳亦覺，昏然忘有記。 鳳亦尋覺，昏然忘有所記。 

客有後至者， 客復有至者， 

高允中， 高元中，88 

                                                        
86  唐‧沈亞之撰，蕭占鵬、李勃洋校注：《沈下賢集校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3 年），頁

65-66。本文所引《沈下賢集校注》皆據此一版本，不另贅注。 
87  李劍國據《唐宋傳奇集》改為「繡帶脩紳」。李劍國輯校：《唐五代傳奇集》，頁 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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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瑀 李    

吾友王炎者， 吾友王生者， 

侍吳王久， 侍吳王，久之， 

立詔詞客作挽歌。 立詔門客作挽歌。 

西望吳王國， 西望吳王闕， 
 

此一比較的結果與〈枕中記〉一篇類似，出於《異聞集》的《廣記》文本確有簡化、

俗化的趨向。89尤其《廣記‧異夢錄》中對於邢鳳初次與美人見面的對話內容，較《沈下

賢集》所記簡省，刪除了可以完整回應「麗者何自而臨我哉？」的「而君客妾宇下，焉有

自耶？」以及可以回扣美人「執卷且吟」的「願示其書之目。」也形成了情節上的疏落簡

易。 

至於《廣記》〈太學鄭生〉即《沈下賢集》所收〈湘中怨解並序〉，兩篇文本最大的差

異，就是〈太學鄭生〉刪除了〈湘中怨解並序〉的序和文末沈亞之補述的撰作始末。90此

刪除可能出於《廣記》的編者，當然也不排除是陳翰所為，雖前述《異聞集》會於所述事

件前後增添有關撰作的釋語，然其目的皆在對於所敘之事的闡明，而《沈下賢集》所收〈湘

中怨解並序〉，序和文末沈亞之所述，則涉及韋敖撰作樂府，沈亞之補其詞並題名為〈湘

中怨〉，全篇故為〈湘中怨解〉，且與其同時南卓所作〈煙中怨解〉並為偶倡，此處關涉歌

行與傳奇並作的議題，91以及韋敖和南卓的撰作。可見序和文末牽涉的面向比較複雜，若

刪除則可集中呈現敘事，較為單純。《類說》卷二八所錄《異聞集》題名為〈湘中怨〉，可

能就是《異聞集》刪去原作序文和文末敘述，試圖簡化為一傳奇敘事而避開較為複雜的歌

行與傳奇並作之結果。至於關於事件記述，亦可見從《異聞集》所出的《廣記‧太學鄭生》

在文字上較《沈下賢集‧湘中怨解並序》更為簡易淺白的情形，如「生下馬，循聲索之。」

改成「生即下馬察之。」而故事結尾由「舞畢斂袖，翔然凝望。樓中縱觀方怡，須臾，風

                                                                                                                                                           
88  李劍國指出《新唐書》有〈高允中傳〉，作「高元中」為誤。李劍國輯校：《唐五代傳奇集》，頁 826。

張國風《太平廣記會校》據沈本改為「高允中」。宋‧李昉等編，張國風會校：《太平廣記會校》，頁

4674。 
89  《廣記》的〈邢鳳〉中「洎亞之，復集於明玉泉，因出所著以示之。於是姚合」等二十字，未見於

《沈下賢集》的〈異夢錄〉。李小龍指出這是因為二「姚合」重出，造成刊落的情形。唐‧陳翰編，

李小龍校證：《異聞集校證》，頁 292。 
90  分別為「〈湘中怨〉者，事本怪媚，為學者未嘗有述。然而淫溺之人，往往不寤。今欲概其論，以著

誡而已。從生韋敖，善撰樂府，故牽而廣之，以應其詠。」和「元和十三年，余聞之於朋中，因悉

補其詞，題之曰〈湘中怨〉，蓋欲使南昭嗣〈煙中之志〉為偶倡也。」 
91  詳康韻梅：〈唐代傳奇與歌行並作初探〉，《遨遊在中古文化的場域——六朝唐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臺北：里仁書局，2004 年），頁 89-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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濤崩怒，遂迷所往。」易為「舞畢，斂袖索然。須臾，風濤崩怒，遂不知所往。」也顯現

了同一趨勢。 

經由以上對於《廣記》出於《異聞集》的文本與復見於其他典籍的同一文本比對，陳

翰在編選時，確有改易文字的情形，而且呈現了「通俗易曉」的趨勢，不無有普及流傳的

意圖。 

在《異聞集》已散佚，加上相關諸書因時代久遠，流傳變數甚多，原書實貌難確，探

究《異聞集》的編選特色，未必能掌握全部的真相，但從一些可以依循的文獻，和前人的

研究成果，復經本篇詳細的檢視，大致推得《異聞集》分類編纂、同一作者多篇選錄、注

釋、改易文字等編選特色。而分類編纂、同一作者多篇選錄，意味著唐代小說撰作的經典

化現象，即同一類型題材的文本，被反覆地仿擬創作，以及同一作者持續的創作，皆顯示

唐代小說創作的普及。至於注釋和改易為淺顯通俗的文字，適為文學結集常見的現象，92

也可據之推測陳翰意欲普及流傳所選文本的意圖。 

三、《異聞集》的輯存流傳與唐代小說的經典化 

宋代對於唐代小說多所承衍，不僅將之改作，同時還加以收錄。針對《異聞集》而言，

如前所述，今所見的《異聞集》文本主要是被《太平廣記》、《類說》所輯入，除了全錄和

節錄的輯存方式不同外，所收的篇目和篇名亦有差異，而兩者流傳和影響徑路，亦都涉及

到唐代小說經典化的議題。 

根據目前的研究成果，《異聞集》約輯入唐代小說四十多篇，其中的〈古鏡記〉、〈枕

中記〉、〈李娃傳〉、〈柳毅〉、〈感異記〉、〈南柯太守傳〉、〈湘中怨〉、〈沈亞之〉、〈邢鳳〉、〈韋

安道〉等名篇，都被《廣記》收錄，並明白地注明出於《異聞集》，顯示《廣記》是從《異

聞集》中將這些文本收錄。故魯迅有「《太平廣記》所收唐人傳奇文，多本《異聞集》。」

之言，程毅中則更強調《異聞集》對唐代小說的保存之功：「宋初編纂《太平廣記》時，

不少傳奇就是根據《異聞集》轉錄的。如果沒有《異聞集》的匯輯，這些作品散失的可能

性將會更大一些。」93但也因為《廣記》收錄，《異聞集》遂於《廣記》廣為流傳之際，

                                                        
92  李玉平指出選集通常可分兩類，一是只收錄原作，通常以序說明編選主旨和體例，另一是對原文進

行注釋、評論，甚至刪節、修改。通常唐代以前的選本為前者。李玉平：《多元文化時代的文學經典

理論》，頁 62。陳翰《異聞集》則展現了不同其時的編選風格，其目的主要在推廣和流傳。 
93  程毅中：《唐代小說史》，頁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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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漸散佚。王夢鷗特別指出「《異聞集》傳至南宋季年，因其所編集之著名篇章，多已載

於《太平廣記》；南宋之末，《廣記》流傳漸廣，而此書遂與裴鉶《傳奇》等書同遭淘汰。」94

尤其明代《廣記》廣為刊行，致使明代匯編小說多採擷自《廣記》存錄的晉唐小說，當然

包括了《廣記》收錄《異聞集》之文本，正是王夢鷗所謂：「惟是《廣記》之輯存有唐一

代小說，雖厥功甚偉；然飲水思源，《異聞集》之存在於當時，對於保全之功，亦不可謂

其不有微勞。」95可能還不僅是「微勞」而已，在為數可觀的明代小說總集、叢集、類書、

選本中唐代小說被選錄，根據任明華統計明代近七十種圖書選錄唐傳奇近兩百篇，約一千

八百篇次，平均每篇九次。其中選錄十七次以上的有二十六篇，96這二十六篇中有九篇是

為《異聞集》文本，即〈虬髯客傳〉入選三十次、〈鶯鶯傳〉入選二十一次、〈李娃傳〉入

選十八次、〈離魂記〉、〈柳毅傳〉、〈李章武傳〉、〈霍小玉傳〉、〈周秦行紀〉、〈櫻桃青衣〉

皆入選十七次。張蘭亦據明代二十一種唐傳奇選本，為選錄兩次以上的文本做一排行榜，97

所得結果中為《異聞集》所收的〈李娃傳〉入選十二次，〈鶯鶯傳〉、〈柳毅傳〉、〈霍小玉

傳〉、〈虬髯客傳〉皆入選九次，都是收錄頻率很高的文本。98這些圖書所編選的唐代小說

文本，多源自於《太平廣記》，99《異聞集》中的文本因而便藉由《廣記》的輯存，被大

量的明代小說總集、叢集、類書、選本所收錄，進而廣泛地流傳開來。明代小說總集、叢

集、類書、選本大量收錄唐代小說，被視為唐代小說第二次經典化的結集，100由前述而觀，

此次唐代小說結集的經典化，主要是藉由《廣記》而完成的，因而也和《異聞集》的編選

形成的第一次唐代小說結集經典化產生關聯。 

至於節錄《異聞集》的《類說》，與其大約同時期出現的《紺珠集》，《紺珠集》以近

似《類說》節錄匯編的模式，於卷十摘錄了《異聞集》三十五條，程毅中已指出與《類說》

的二十五篇基本上重複，只有兩條是《類說》所無，因為《紺珠集》將一些故事裁拆為數

條，導致《紺珠集》所錄簡短零碎至極，同時出現與《類說》所收數目上的差異。如〈古

鏡記〉分為「龍駒持月」、「紫珍」、「寶鏡氣」、「金煙玉水」、「戴冠郎」五則，〈洞庭靈姻

                                                        
94  王夢鷗：《唐人小說研究二集：陳翰《異聞集》校補考釋》，頁 2。 
95  王夢鷗：《唐人小說研究二集：陳翰《異聞集》校補考釋》，頁 2。 
96  任明華：〈論唐傳奇在明代的文本傳播〉，《文藝理論研究》第 6 期（2010 年），頁 101。 
97  張蘭：《唐傳奇在明代的文本流傳》（上海：上海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 年 5 月），頁 15-19。 
98  當然這樣的統計不免會出現編選續作依照舊本的情形，但還是可以展現一大致的趨勢，即《異聞集》

所選錄的文本，在明代的小說總集、叢集、類書、選本中仍高度地被選錄。 
99  如《古今說海》、《虞初志》、《豔異編》、《劍俠傳》、《文苑楂橘》、《情史類略》等小說集。 
100  陳玨以《古今說海》、《顧氏文房小說》、《合刻三志》、《稗海》、《五朝小說》等明代等小說叢集對唐

代小說的選錄為例，來談唐代小說第二次的經典化。事實上，不只這幾本明代小說叢集編選了為數

可觀的唐代小說，還有許多明代的小說總集、類書、選本都編選了唐代小說，更凸顯出唐代小說在

明代經典化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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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分為「橘社」、「雨工」、「濯錦小兒」、「風鬟霧鬢」、「元珠閣論火經」五則，〈南柯太

守傳〉分為「槐安國」、「南柯太守」、「檀蘿國」三則，〈冥音錄〉分為「夢傳十曲」、「修

文舍人」兩則，〈周秦行紀〉分為「月地雲階」、「玉奴不負東昏」兩則。如此一來，篇目

數量因此膨脹，而《紺珠集》切分情節的重新命名，則清楚地呈現每一則敘事的情節重點，

具有提點情節的作用。 

除了《紺珠集》之外，節錄《異聞集》文本的情形亦見於南宋‧皇都風月主人的《綠

窗新話》，卷上〈韋卿娶華陰神女〉、〈張倩娘離魂奔婿〉、〈星女配姚御史兒〉等三則

皆注明出自《異聞集》，還有卷上的〈韋生遇后土夫人〉、〈柳毅娶洞庭龍女〉、〈張公

子遇崔鶯鶯〉，和卷下〈李娃使鄭子登科〉，雖沒有注明出自《異聞集》，以及卷上〈沙

叱利奪韓翃妻〉注出《異志》，方詩銘認為實際上皆出於《異聞集》。101方詩銘亦認為《醉

翁談錄》收錄了若干篇唐代傳奇文，但未注明出處，其中〈柳毅傳書遇洞庭水仙女〉、〈李

亞仙不負鄭元和〉和〈韓翃柳氏遠離再會〉，應出於《異聞集》。102由此看出《異聞集》

對唐代小說在宋代的流傳影響之一斑。而方詩銘復指出《類說》、《綠窗新話》、《醉翁

談錄》三書所收的《異聞集》，文字往往相同，而與《廣記》有異，這些節錄《異聞集》

文本，應屬於一個系統，選錄的內容和形式都較為接近，其中最鮮明的例證就是《廣記‧

李娃傳》中跟滎陽生表達欲祈神求子者是「李娃」，即「娃謂生曰：『與郎相知一年，尚

無孕嗣，常聞竹林神者報應如響，將致薦酹求之，可乎？』」但《類說》卻是「姥曰：『女

與郎相知一年矣，而無孕嗣，竹林神報應如響，薦酹求子，可乎？』」103《綠窗新話》、

《醉翁談錄》和《類說》同作「李姥」。104而此差異實關乎李娃形象的塑造，即前者意味

李娃的主動性，她積極設計兩頭落空的計謀而棄逐滎陽生，因而彰顯出她的現實和理性；

後者則表達計謀由李姥主導，李娃不得已被動配合。105李娃故事改為後世戲曲，如元代的

《曲江池》和明代的《繡襦記》，有關計逐的情節，都雷同於後者，而更突顯李娃情愛執

                                                        
101  方詩銘：〈《異聞集》雜考〉，《方詩銘文集（第二卷）》，頁 753。 
102  方詩銘：〈《異聞集》雜考〉，《方詩銘文集（第二卷）》，頁 754。 
103  宋‧曾慥編：《類說》，收入《筆記小說大觀》（臺北：新興書局，1987 年），第 31 編，頁 1828。 
104  方詩銘：〈《異聞集》雜考〉，《方詩銘文集（第二卷）》，頁 754。 
105  李小龍認為若是「娃謂生曰」與前文「姥意漸怠，娃情彌篤」扞格，所以據《類說》、《綠窗新話》、

《醉翁談錄》改「娃」為「姥」，並補「女」字，而為「姥謂生曰：「女與郎相知一年」。唐‧陳翰編，

李小龍校證：《異聞集校證》，頁 64。然從下文敘述李娃偕滎陽生訪姨宅，姨迎接時，娃與姨「相視

而笑」、又滎陽生問李娃宅第是否為姨所有，李娃「笑而不答，與他語對」，而後也自言與李姥「互

設詭計」，都顯示出李娃的主動性。事實上「情篤」與「詭計」之間並不扞格，理性的李娃知道在唐

代律法的規定下，現實中她與滎陽生不可能結合，又充分意識到滎陽生不能再沈湎於妓院，故以狠

計拋逐滎陽生，以絕其念，繼而希冀他從歧路回歸到科舉的正途。這一點從李娃護讀讓滎陽生得遂

功名後，仍堅持離開並勸滎陽生另結高門可以看出。設詭計的主動性，可以形塑出李娃更為深刻的

情感高度。 



陳翰《異聞集》的編選輯存與唐代小說的經典化 

 

- 101 - 

著於滎陽生的感性。事實上《綠窗新話》和《醉翁談錄》的文本與《類說》相較，也有一

些差異。換言之，即使處於同一系統，還是會有所衍變，尤其從《綠窗新話》和《醉翁談

錄》與宋代「說話」息息相關的情況下。106唐代小說的題材敷演為話本故事，進而影響戲

曲的擴大文本改寫效應的經典化過程，可說是從《類說》輯入《異聞集》開始。 

無論是《太平廣記》全錄前文，或是《類說》、《紺珠集》、《綠窗新話》、《醉翁

談錄》的節錄，皆為宋代對《異聞集》的選輯，顯示了《異聞集》在宋代流傳的情形，同

時呈現出唐代小說的題材進入「說話」的話本，甚至表演的戲曲的影響，而同一故事被不

同的文學體裁演繹，正是一經典化的途徑。 

事實上，除了上述以外的典籍，亦見《異聞集》在宋代被引用的情形。如前已述及的

洪邁《容齋四筆》引述到〈南柯太守〉、〈黃粱夢〉、〈櫻桃青衣〉一系列文本。吳曾於《能

改齋漫錄》引述〈枕中記〉和〈霍小玉傳〉。而在宋人注解的詩集中，亦多見引述《異聞

集》者。如王十朋（1112-1171）輯注的《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引及《異聞集》者凡五

見：卷二〈濠州七絕‧塗山〉：「川鎖支祁水尚渾」句注：「縯：《異聞集》載〈古嶽瀆經〉：

『禹治水至桐柏山，獲淮渦水神，名曰巫支祁』」107；卷四〈芙蓉城〉：「中有一人長眉青」

句注:「厚：《異聞集》柳毅之言龍女 曰：『紅粧千萬，笑語熙熙，中有一人，自然蛾眉而

長……」108；卷六〈九日次定國韵〉：「南柯已一世，我眠未轉頭」句注：「援：《異聞集》

淳于棼嘗夢至一國……」109；卷十二〈題毛女真〉：「霧鬢風鬟木葉衣」句注：「厚：《異聞

集》載唐儀鳳中有柳毅客於涇陽，見一婦人牧羊於野，風鬟雨鬢……」110；卷十九〈和王

勝之三首〉：「城上湖光暖欲波，美人唱我踏春歌」句注：「次公：《異聞集》載邢鳳之子夢

一美人，歌踏陽春之曲，曰『踏春陽。』」111  

又《山谷詩集集注》引《異聞集》九次：任淵《山谷詩集注》卷一〈王稚川既得官都

下有所盼未歸予戲作林夫人欸乃歌二章與之其二〉：「蓋世功名黍一炊」句注：「又按《異

                                                        
106  《醉翁談錄》甲集卷一〈小說引子〉和〈小說開闢〉記載了許多關於「說話」的珍貴敘述，於〈小

說開闢〉中還敘及《綠窗新話》可作為說話人說故事的材料。程毅中將宋人話本分為提綱式的簡本

和語錄式的繁本。程毅中：《宋元小說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 年），頁 241-243。《綠

窗新話》和《醉翁談錄》精簡收入故事，近於前者。 
107  宋‧蘇軾撰，宋‧王十朋纂集：《王狀元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頁 229。 
108  宋‧蘇軾撰，宋‧王十朋纂集：《王狀元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一》，頁 321。 
109  宋‧蘇軾撰，宋‧王十朋纂集：《王狀元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一》，頁 476。 
110  宋‧蘇軾撰，宋‧王十朋纂集：《王狀元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二》，頁 280。 
111  宋‧蘇軾撰，宋‧王十朋纂集：《王狀元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三》，頁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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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集》：『道者呂翁，經邯鄲道上邸舍中……山谷所引蟻穴夢自是一事，亦見《異聞集》』」112；

卷三〈次韻子瞻贈王定國〉：「百年炊未熟」句注：「用《異聞集》邯鄲枕中夢事，見『蓋

世功名黍一炊』注」，「一垤蟻追奔」句注：「《異聞集》載南柯太守淳于棼事云……」113；

卷七〈往歲過廣陵值早春〉：「正圍紅袖寫烏絲」句注「《異聞集‧霍小玉傳》云取朱絡，

縫繡囊中，出越姬烏絲欄素段三尺以授李生，生素多才思，援筆成章。」114史容《山谷外

集詩注》卷二〈薛樂道自南陽來入都留宿會飲作詩餞行〉：「世事邯鄲夢」句注：「《異聞集》

『道者呂翁，經邯鄲道上……』」115；卷八〈題落星寺四首其一〉：「蟻穴或夢封侯王」句

注：「用《異聞集》淳于棼夢入大槐安國事。……詳見後〈宿觀音院詩〉」116；卷十一〈庚

申宿觀音院 〉：「將雨蟻爭丘，鏖兵復追奔」句注：「《異聞集》淳于棼夢人扶入宅南古槐

穴。……」117；卷十四〈明叔知縣和示過家上冢二篇復次韵其一〉：「功名黃粱炊，成敗白

蟻陣 」句注「呂公邯鄲道上炊黃粱事，已見上〈餞薛樂道詩〉注，此事與南柯事相類，

皆出《異聞集》，大概言淳于棼夢入槐安國……」118；卷十四〈別蔣穎叔〉：「之祁窘束縮

怒濤」句注：「《異聞集》載〈古嶽瀆經〉云：『禹治水，至桐柏山，獲淮渦水神，曰巫之

祁。』」119史季溫《山谷別集詩注》卷上〈題太和南塔寺壁〉：「百年俱在大槐中」句注「《異

聞集》載淳于棼事云……」120。 

這些詩作的注解，清楚地引述《異聞集》之名，顯示注語內容實自《異聞集》而來，

可見《異聞集》確實流傳注家所存的時代，而唐代小說很有可能便是藉由《異聞集》流傳

而廣為文人所熟知，尤其是細察注家所注之詩句，是該詩句所從出的典故，即是詩家將唐

代小說的內容納入詩作之中，而成為詩人用以表達情思的內容，從黃庭堅（1045-1105）

反覆致意於〈枕中記〉和〈南柯太守傳〉而觀，即意味兩篇小說文本對於人生詮釋意蘊，

已經被宋代詩人接納，轉化運用在創作之中。 

如果聚焦於注家特別標舉《異聞集》為詩句典故所出來看，《異聞集》在唐代小說的

流播上，實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而這些注家引述《異聞集》，不僅可以據此得知《異聞

                                                        
112  宋‧黃庭堅著，宋‧任淵、史容、史季溫注，劉尙鎔校點：《黃庭堅詩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頁 55。 
113  宋‧黃庭堅著，宋‧任淵、史容、史季溫注，劉尙鎔校點：《黃庭堅詩集注》，頁 130。 
114  宋‧黃庭堅著，宋‧任淵、史容、史季溫注，劉尙鎔校點：《黃庭堅詩集注》，頁 281。 
115  宋‧黃庭堅著，宋‧任淵、史容、史季溫注，劉尙鎔校點：《黃庭堅詩集注》，頁 778。 
116  宋‧黃庭堅著，宋‧任淵、史容、史季溫注，劉尙鎔校點：《黃庭堅詩集注》，頁 1043。 
117  宋‧黃庭堅著，宋‧任淵、史容、史季溫注，劉尙鎔校點：《黃庭堅詩集注》，頁 1136。 
118  宋‧黃庭堅著，宋‧任淵、史容、史季溫注，劉尙鎔校點：《黃庭堅詩集注》，頁 1258-1259。 
119  宋‧黃庭堅著，宋‧任淵、史容、史季溫注，劉尙鎔校點：《黃庭堅詩集注》，頁 1289。 
120  宋‧黃庭堅著，宋‧任淵、史容、史季溫注，劉尙鎔校點：《黃庭堅詩集注》，頁 1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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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流播的情況，同時傳達宋代詩人對唐代小說的接受情形，甚至讀者對詩人所涉及唐代

小說的熟悉情況，這完全是一唐代小說被熟知化的過程。121 

除了宋代詩集的注解中頻繁見引《異聞集》外，其餘宋金元的典籍，亦見有引述《異

聞集》的情形。如南宋類書《錦繡萬花谷》前集卷五「水神無支祈」條引述「唐永泰中，

李湯任處州……」注：「見《異聞集》」、122後集卷三七「青衣攜籃」條云：「天寶初，

有范陽盧子在東都下第。」注「出《異聞集》」。123南宋‧陳元靚（生卒年不詳）所編的

《歲時廣記》卷十七「治雞坊」：「陳翰《異聞錄》云：『明皇好鬪雞，人以弄雞為事，有

賈昌者，善養雞，蒙寵，當時為之歌曰：……。』」124涵芬樓本《說郛》卷三所收馬永易

《實賓錄》「神鸛」條亦云：「東城老賈昌，少解鳥語，唐明皇喜鬥雞，養數千於雞坊，昌

為五百小兒長。開元十三年，寵雞三百從封東岳時，天下號曰『神鸛』。《異聞錄》」，125金‧

王朋壽（生卒年不詳）《類林雜說》卷十四〈硯紙篇〉第八十八「淳于生」一則引」《異

聞集》云：「唐淳于生，夢遊一處。……」126元‧駱天襄（生卒年不詳）《類編長安志》

卷三「紫雲閤」條引《異聞集》：「紫雲閣，在嘉政殿之東，前有池。天寶年，秦中大旱，

明皇於此殿令葉法善祠鏡龍，遂得甘雨。」127所引應為《類說》所收〈鏡龍記〉，即《太

平廣記》卷一三一〈李守泰〉，然兩者皆未見類似文字。程毅中認為《太平廣記》有刪落，128

但也有可能依據另一版本的《異聞集》。 

由以上的陳述，諸家依據《異聞集》引錄而作注，又這些散見的《異聞集》文本的引

用，表徵著《異聞集》於宋金元流傳的現象。從這些著作中引用唐人小說經常以《異聞集》

為出處的情況看，《異聞集》編選唐代小說，的確具保存唐代小說之功，同時也藉由《異

聞集》致使唐代小說為文人所熟知。 

《異聞集》中的一些篇目或被《廣記》較完整地輯存，以致影響明代對唐代小說的編

選；或被《類說》節錄，與《紺珠集》、《綠窗新話》、《醉翁談錄》形成節錄系列，以致影

                                                        
121  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曾提出文化場域理論，認為文學經典的再生產和聲譽的獲得正是依靠文

化熟知化過程，而文化熟知化又得力於社會確認。李玉平著：《多元文化時代的文學經典理論》，頁

44。 
122  宋‧佚名撰：《錦繡萬花谷》（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 年），頁 85。 
123  宋‧佚名撰：《錦繡萬花谷》，頁 755。 
124  宋‧陳元靚撰：《歲時廣記》，收入《叢書集成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9 年），頁 184。事實

上除了此例之外，《歲時廣記》卷一，卷一九、卷二三、卷二六皆出現引述《異聞集》的情形，詳見

附錄。 
125  明‧陶宗儀等編：《說郛三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第 1 冊，頁 59。 
126  金‧王朋壽編：《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收入《筆記小說大觀》（臺北：新興書局，1987 年），第

30 編，頁 5424。 
127  元‧駱天驤撰，黃永年點校：《類編長安志》（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頁 96。 
128  程毅中：〈《異聞集》考〉，《程毅中文集》，頁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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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擴及至說話、戲曲演繹唐代小說。而宋金元群書，特別是詩注中多見引述《異聞集》，

除了顯示《異聞集》於其時猶見流傳外，還可見出唐代小說因《異聞集》的選輯，而被文

人熟知的經典化意義。 

四、結語  

本篇論文針對已散佚的中國第一部小說選集《異聞集》的編選和輯存，作一探討，並

嘗試抉發其所具有的唐代小說經典化意義。 

首先依據目前所輯存文本的情形，釐清《異聞集》所編選的篇目，得知《異聞集》所

選多為唐代小說在情節內容和敘事修辭上較為成熟的作品，而多位學者將之與二十世紀初

期魯迅、汪辟疆編選之唐代小說相比較，發覺其間的差異不大，即意味著陳翰編選的唐代

小說已具經典性的意義。並試圖從有限的文獻材料中，探得《異聞集》所選某些篇目已為

其他的唐代小說家所述及，或可證明《異聞集》所選即為當時被諸家所關注的小說文本。

而《異聞集》所編選的文本不僅影響於其後的唐五代小說的編纂，甚至擴及至魯迅編選《唐

宋傳奇集》。《異聞集》的編選實體現了文學結集所具有評價和保存的經典化意蘊。而進一

步探究陳翰編選全書的編輯策略，從近似主題的系列文本和同一作者多篇文本選入的情形，

可以得知唐代小說在創作上的仿擬和普及傾向，復從《異聞集》出現注釋和改易文字的現

象而觀，陳翰編選目的在於更為廣泛地傳播唐代小說文本。《異聞集》在宋代歷經官方小

說總集《太平廣記》和私家《類說》的收錄，前者完整保留文本，《異聞集》的唐代小說

文本藉之流傳，特別是明代大量匯編小說集之際；後者則是節錄《異聞集》中的唐代小說

文本，影響《綠窗新話》、《醉翁談錄》等關涉宋代說話典籍對唐代小說的本事收集，進而

將唐代小說擴及至「說話」和戲曲的領域，即藉由不同媒介，來演繹唐代小說，形成唐代

小說經典化的另一徑路。至於宋金元群書，特別是詩注多見引述《異聞集》的情形，不僅

顯示《異聞集》於其時尚見流傳，其所選唐代小說也成為其時文人創作的媒材，彰顯出唐

代小說因《異聞集》的選錄而為宋金元文人所熟知，進而運用於創作之中，成為典故。由

本篇的探究大抵可以掌握《異聞集》的編選和輯存，以及其所具有的唐代小說經典化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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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現存《異聞集》之篇目 

篇次 《類說》卷 28 《太平廣記》 據他書所引 

一 〈神告錄〉 卷 297〈丹邱子〉；注出陸用《神告錄》  

二 〈上清傳〉 卷 275〈上清〉；注出《異聞集》  

三 〈神異記〉   

四 〈鏡龍記〉 卷 231〈李守泰〉；注出《異聞錄》 《歲時廣記》卷

23 引《異聞集》 

五 〈古鏡記〉 卷 230〈王度〉；注出《異聞集》  

六 〈韋仙翁〉 卷 37〈韋仙翁〉；注出《異聞集》  

七 〈枕中記〉 卷 82〈呂翁〉；注出《異聞集》  

八 〈僕僕先生〉 卷 22〈僕僕先生〉；注出《異聞集》

及《廣異記》 

 

九 〈柳氏述〉 卷 485〈柳氏傳〉  

十 〈汧國夫人傳〉 卷 484〈李娃傳〉；注出《異聞集》    

十一 〈洞庭靈姻傳〉 卷 419〈柳毅〉；注出《異聞集》  

十二 〈霍小玉傳〉 卷 487〈霍小玉傳〉  

十三 〈華嶽靈姻傳〉   

十四 〈感異記〉 卷 326〈沈警〉；注出《異聞錄》 《歲時廣記》卷

26 引《異聞集》 

十五 〈離魂記〉 卷 358〈王宙〉；注出〈離魂記〉  

十六 〈傳奇〉 卷 488〈鶯鶯傳〉  

十七 〈相如挑琴〉   

十八 〈南柯太守傳〉 卷 475〈淳于棼〉；注出《異聞錄》 《類林雜說》卷

14 引《異聞集》 

十九 〈三女星精〉 卷 65〈姚氏三子〉；注出《神仙感遇

傳》 

 

二十 〈謝小娥〉 卷 491〈謝小娥〉  

二十一 〈冥音錄〉 卷 489〈冥音錄〉  

二十二 〈碧玉槲葉〉 卷 340〈李章武〉；注出李景亮為作

傳 

 

二十三 〈周秦行紀〉 卷 489〈周秦行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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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 〈湘中怨〉 卷 298〈太學鄭生〉；注出《異聞集》 《歲時廣記》卷

19 引《異聞錄》 

二十五 〈任氏傳〉 卷 452〈任氏〉  

二十六  卷 78〈白皎〉；注出《異聞集》  

二十七  卷 79〈王生〉；注出《異聞集》  

二十八  卷 79〈賈籠〉；注出《異聞集》  

二十九  卷 282〈沈亞之〉；注出《異聞集》  

三十  卷 160〈秀師言記〉；注出《異聞錄》 《太平廣記詳

節》卷 11 引《異

聞集》 

三十一  卷 282〈邢鳳〉；注出《異聞錄》 《歲時廣記》卷

1 引《異聞錄》 

三十二  卷 299〈韋安道〉；注出《異聞錄》  

三十三  卷 328〈解襆人〉；注出《異聞錄》  

三十四  卷 328〈漕店人〉；注出《異聞錄》  

三十五  卷 343〈獨孤穆〉；注出《異聞錄》  

三十六  卷 343〈廬江馮媼〉；注出《異聞錄》  

三十七  卷 346〈劉惟清〉；注出《異聞錄》 

（明鈔本注出《集異記》） 

 

三十八  卷 462〈雍州人〉；注出《異聞錄》  

三十九  卷 391〈鄭欽悅〉；注出《異聞記》 《紺珠集》卷 11

引《異聞集》 

四十  卷 382〈周頌〉；明鈔本注出《異聞

錄》 

 

四十一   《紺珠集》卷 10

「 稠 桑 老 人 」

《廣記》卷 160

〈李行脩〉 

四十二   王十朋《集注分

類東坡詩集》卷

2，《廣記》卷 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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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湯〉 

四十三   《歲時廣記》卷

17 引 《 異 聞

錄》，蔡夢弼《杜

工部草堂詩箋》

卷 29，《廣記》

卷 485〈東城老

父傳 〉 

四十四   《錦繡萬花谷》

後集卷 33，《廣

記》卷 281〈櫻

桃青衣〉 

四十五   李劍國疑《唐語

林》卷 5〈虬鬚

客傳〉取自《異

聞集》 
 

表格中第四十二篇以上，除去〈周頌〉一篇，是為王夢鷗所選四十一篇。第四十四篇

以上，除去〈相如挑琴〉、〈周頌〉、〈李行脩〉三篇，是方詩銘所選四十一篇。第四十四篇

以上，為程毅中所選四十四篇。第四十五篇以上，除去〈劉惟清〉、〈周頌〉二篇，為李劍

國所選四十三篇。第四十五篇以上，除去〈解襆人〉、〈漕店人〉、〈雍州人〉、〈劉惟清〉、

周頌〉五篇，為李小龍所選四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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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mpilation of Yi Wen Ji, the first anthology of Chinese fiction, 

and attempts to explore its significance as concerns the classicization of Tang Dynasty fiction.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scholarship on Yi Wen Ji, we know that the collection consisted of a 

number of excellent works. Moreover, most of them can be found in modern selections of Tang 

Dynasty fiction, thus allowing the two forms of classicization to echo each other. Furthermore, 

the ways of classification, annotation and revision of the whole book likewise reflect the 

processes of classicization of Tang Dynasty. In addition, the Song dynasty reference books 

which included Yi Wen Ji the adaptation of Tang Dynasty fiction in storytelling and traditional 

opera. References to Yi Wen Ji found in ancient books and records of Song, Jin and Yuan 

Dynasties also demonstrate the spread of Yi Wen Ji and the popularization of Tang Dynasty 

fiction, manifesting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lassicization of Tang Dynasty and Yi Wen 

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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